
楔子

去 年（2025）6 月 底 ， 同 為 老 晨 曦

的好友、也是昔日普門中學的同事懿

娟，為我捎來9月中旬花東之旅的訊

息，並期望我能偕遊當她的室友。為

了回報她去年熱心協助我搜尋《廣欽

老和尚傳》部分史料，並為我牽線慧

洋、鈺玫賢伉儷的盛情（承蒙這對陳年老
友殷勤相助，陪同我至土城承天禪寺拜訪住持道

等法師與當家道明尼師，探詢廣老住寺期間之軼

事），我很快就答應參加此次的花東之

旅─畢業47年後，首次參與老晨曦

的旅遊活動。

花東的好山、好水，加上「諸上

善人」老晨曦們的好心情，與一路安

享上賓規格的款待，讓同行夥伴們個

個 笑 顏 逐 開 、 盡 興 而 返 ！ 第 一 天 晚

上，留宿池上台糖牧野渡假村；晚餐

後，大夥漫步茄苳林蔭大道（約1公里）

─抬頭仰望星斗滿天的夜空、俯首

與身邊的友伴閒話家常，真是若無閒

事掛心頭，人間淨土即現前！不期然

地，我與同是中文系畢業的若水會長

花東秋旅 
─星光夜語話當年

 月恆
台大晨曦社社友

圖片來源：2025秋晨曦花東旅遊LINE群組圖片來源：2025秋晨曦花東旅遊LINE群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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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肩而行；兩人初次交談，話匣子便

從我大三時，如何踏上學佛之路而打

開了。

當晚的生命故事回顧，促使我有

機會重新省思「加入晨曦社」對我後

續生命發展的重大影響，幡然憬悟：

大 三 加 入 晨 曦 社 ， 不 僅 是 助 我 踏 上

「成佛之道」的關鍵時刻，更為我埋

下日後順利開展教職生涯的正因種子
（從佛光山普門中學到基隆德育護專，最後

安止於石碇的華梵大學）─ 晨曦惠我良

多，魯鈍的我卻從未一探此法緣深恩

之究竟。所幸因著該晚的星空夜語，

晨曦社與我此生慧命的緊密連結，得

以豁然朗現─雖是遲來的「後知後

覺」，但也因此亟思回報之途；是以

不揣淺陋、應若水會長之邀，執筆為

文，細說當年如何與晨曦社結緣的始

末經過，聊表報恩之微忱於萬一！

I.故事的開始：老天聽見我的發願？

民國63年，大學聯考後的7月天。

某天中午，在寶興街家中，我無意間

從台視午間新聞節目，聽到主播盛竹

如先生的報導：「台大學生成立慈幼

社，將提供關懷與陪伴，給孤兒院的

院童；該社團為全國大專院校第一個

社會服務的學生社團……」聽到這則

新聞，對於從小在父母溫暖羽翼下，

平 安 健 康 、 快 樂 長 大 的 我 ， 很 難 想

像：失去怙恃的幼童，要如何獨力過

活？這對18歲的我而言，真是一件無

法接受與忍受的殘酷事實！當下，就

在心中默許：「如果我考上台大，我

一定要加入慈幼社。」

幾天後，大學聯考放榜：我很幸

運進了台大中文系（聯考錄取40名、海外

僑生30名）─莫非真是：老天聽見我

的發願？

II.苦澀的新鮮人：
為什麼我跟別人那麼不一樣？

當年，新生入學訓練在台大體育

館內舉行；館外的操場，則是籠罩著

各社團「紮營」（搭帳篷）招兵買馬的

熱絡氛圍。我毫無懸念，第一天就主

動加入慈幼社。

接著，好戲登場─ 我被安排至

水源路的義光育幼院（後改編為師大路215

號）：每週一個晚上，到該院關懷一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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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東秋旅─星光夜語話當年

被父親送來的國二女孩。第一次見面

互動，我完全「英雌」無用武之地：

正 值 青 春 叛 逆 期 的 小 女 孩 ， 脾 氣 很

拗；而我則是生命經驗很稚嫩的大學

新鮮人（光有助人的熱心，卻缺乏應對的智

慧）─我努力嘗試與她「理性溝通、

和平相處」，卻始終徒勞無功；這可

能是我此生在人際關係上的第一次大

挫敗（從小學到高中，我跟班上同學的關係都

很和睦友善）。後來，勉強去了幾次，

自覺無力回天─於是，我像一位打

敗仗的士兵：舉白旗、打退堂鼓，黯

然神傷地揮別育幼院！

雪上加霜的是：平常日的中午，

社團會在普通教室（或學生活動中心的社

辦）聚會；身為新鮮人的我，渴望能藉

機與大哥哥、大姊姊們打成一片─

可惜，事與願違！我總覺得無法融入他

們之間的談話，更遑論與他們打成一

片。加上我在中文系的班上，也覺得無

法像高中時期那般，幾乎可與每位同學

交織出單純而美好的情誼，而偏偏我又

是一位極度重視友情的人！如此內外皆

備感「孤獨無依」的惶惑，日復一日、

不斷地累積；於是，我開始懷疑：「是

自己有問題？還是別人有問題？」

而 受 到 電 影、小 說 的「 誤 導 」：

在 未 踏 進 大 學 校 園 前，就 對 大 學 生

活充滿了浪漫但不切實際的「幻想」
（要認識很多的人，要參加很多的活動……）

─ 奈 何 ，出 師 不 利：初 嘗 新 鮮 大

學 生 活 的 我 ， 很 快 就 察 覺 班 裡 、 班

外（社團）的 際 遇，率 皆 不 符 自 己 原

先的期望，遂加深了對「自我」的疑

慮 ：「 是 我 有 問 題 ？ 還 是 別 人 有 問

題？為什麼我跟別人那麼不一樣？」

III.徒勞無功的外求：
想從別人身上，獲得對自我的肯認

雖然「出師不利」讓我當時的生

命，因此蒙上了一層陰影；蒙昧的我

卻也不願就此罷休，仍試圖從其他管

道尋求自我肯定的可能。我仍待在慈

幼社，只不過改換跑道：捨育幼院，

而就社區課業輔導。大概在慈幼社勉

強待了一年，終因困擾我的問題始終

如影隨形；於是，我首度移情別戀、

揮別慈幼社，加入園藝社。

初入園藝社時，社員可任選一包

花卉的種子，同時可擁有一畦花圃（約

一張榻榻米大小）。 雖 然 ， 我 也 在 校 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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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的花圃，撒下希望之花的種子；但

是，沒有等她花開果滿，我又琵琶別

抱─因為，困擾我的問題並未因轉

換社團跑道，而獲得些許的改善！

於 是 ， 我 再 次 變 心 ， 跑 去 加 入

吉 他 社 ； 當 時 ， 年 輕 人 流 行 雙 手 抱

著 一 把 吉 他 自 彈 自 唱 ， 真 的 十 分 浪

漫！結果，在吉他社，我只學會一首

〈Today〉的和弦（CDEF），便又不

告而別！原因無他：困擾我的問題不

僅未獲改善，反而加深我對「自我存

在」的懷疑？

〈Today〉是一首強調「活在當

下，及時行樂」的西洋歌曲；但因我

當時萎靡的生命狀態，只覺得是一首

靡 靡 之 音─ 實 際 上 ， 換 個 角 度 欣

賞，這首歌還蠻「禪」的！

IV.圖書館地下室的「閉關」：
遇見「前行的智者」弘一大師與
袁了凡先生

如此渾渾噩噩地度過兩年的大學

生涯。大三上學期，貴人出現：班上

一位漂亮的女同學（晨曦社社員），推薦

我看《了凡四訓》與《弘一大師傳》

（陳慧劍老師撰）。 她 特 別 叮 囑 我 ： 要

很認真用心地讀這兩本書─我很聽

話，就「依教奉行」：獨自一人，跑

到研究生圖書館地下室，閉關似地、

專心與那兩本書打交道；至少一個星

期天天如此「閉門造命」地用功。

《了凡四訓》是明代袁了凡（1533 

~1606）先生69歲時，將其一生「因行

善積德而改變命運」的經驗，形諸文

字以誨勉其子的家訓。該書內容分為

四篇：

 

第一篇、立命之學：「命由己

造，福由心生」、「一切福田，不離

方寸；從心而覓，感無不通」，強調

人的命運是可透過自身精勤行善積

德，加以改變、創造，而不是被既有

的命數所束縛。

引
用
自
網
路

引
用
自
網
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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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篇、改過之法：發三心（羞恥

心、敬畏心、勇猛心）、循三階（從事上改、

從理上修、從心上除），強調「勿以善小

而不為，勿以惡小而為之」。

第三篇、積善之方：明「行善之

理」（究明「真善」、「假善」等的區別）與

「行善之方」（約為十項綱要：一、與人為善；
二、愛敬存心；三、成人之美；四、勸人為善；

五、救人危急；六、興建大利；七、捨財作福；

八、護持正法；九、敬重尊長；十、愛惜物命）。

第四篇、謙德之效：《尚書．大禹

謨》：「謙受益，滿招損」；《易經》

六十四卦，惟「謙卦」唯吉無凶。

《 了 凡 四 訓 》 對 我 最 大 的 啟 發

是：秉性單純善良的自己，原本就很

好；為什麼要作繭自縛、一味心往外

求，希冀從別人的身上獲得對自己的

肯 定 ？─ 錯 誤 的 目 標 、 錯 誤 的 方

法，讓我大學前兩年，活得很「行屍

走肉」（缺乏生命動能，卻又得乖乖到校、照

表操課）！更重要的是，這本書幫助我

找回生命自主創造的鑰匙─人生際

遇的苦樂窮通，繫乎一己之心行；若

能從心地下功夫、反求諸己，則一切

操之在我─重拾信心與希望的我，

步出圖書館，迎面而來的是陽光普照

的椰林大道，似乎在昭示我：前途光

明在望，且開步勇往直前。

《弘一大師傳》則翻轉我對佛門的

觀感。原先因為不了解，我誤認傳統

佛教是非常孤高而冷漠的「雲端」信

仰─ 中午，慈幼社活動的普通教室

隔壁間，即為晨曦佛學社所用─ 每

回經過該教室到慈幼社聚會，我心裡

總是揣想：「像我這般仁民愛物、深受

儒家思想影響的人，絕不可能跟晨曦

社有任何瓜葛！」

弘 一 大 師（188 0 ~19 4 2）徹 底 改 變

我對佛教的看法。俗名李叔同的他，

從一位風流倜儻、多才多藝的富家公

子，先是搖身一變為感時憂國的留學

生，再變為嚴謹自持、獻身教育的人

師；最後，在民國7年（39歲）出家為

僧 、 專 攻 律 學 ， 誓 願 做 一 名 老 實 和

尚，他的後半生聖潔莊嚴，並成為中

興南山律的祖師。

我由衷崇拜弘一大師「演什麼、

像什麼，提得起、放得下」的認真生

命態度與灑脫自在的風範，也初步了

解：原來真正的佛教，是如此講求身

心 淨 化 的 自 律 、 自 覺 的 教 化─ 不

花東秋旅─星光夜語話當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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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「高高在上、不食人間煙火」的枯

槁教條，而是指引你我如何「一念返

照、由迷轉悟」的指路標。

弘一大師，一個自覺生命的完成

者 ， 遂 成 為 我 景 仰 與 學 習 的 典 範 人

物；我也因此步其後塵，踏上追求生

命自覺之路。

V.齋戒學會的洗禮：
找回迷失的本心

大三上學期，我從圖書館地下室

「出關」後，便加入晨曦社；更進一

步「勇敢地」報名參加該年（民國65年）

寒假「大專女生齋戒學會」（晨曦社的學
長們都覺得我真是初生之犢不畏虎，因為齋戒學會

嚴謹的類出家生活，不是一般常人所能適應）。

「大專女生齋戒學會」是南投蓮

因寺懺雲法師（1915~2009）所創辦；利

用寒暑假，在嘉義義德寺舉行（男眾在

蓮因寺）。我參加的那一屆，約有一百

多位來自全國各大專院校的女生，齊

聚義德寺，體驗為期約一星期的出家

生活。課程安排有「行門」（在大殿，早

晚課誦、禮佛、念佛）與「解門」（在講堂，

聽受與佛教有關的課程），且學員皆受持八

關齋戒、過午不食。大眾作息同寺院常

住，早上3:30打醒板，晚上9:30安板。

我這個初生之犢，似乎沒有不適

應 的 困 擾 ； 尤 其 初 體 驗 在 大 殿 排 班

時，目睹懺公師父莊嚴、柔順兼具之

絕美的禮佛身段，我浮動的身心瞬間

被「調伏」了─我此生與佛教僧眾

結緣的神聖序幕，也自此揭開了。

在 義 德 寺 期 間 ， 我 被 安 排 擔 任

「庫頭」的執事，負責關照寺內所有

浴廁的肥皂與衛生紙的補充。由於聆

聽懺公有關因果的開示，我真的是戰

戰兢兢、敬慎其事：一有空檔，就一

路「盤查補貨」，克盡職守。

我的寮房在二樓，客廳牆上懸掛

著 印 光 大 師（1862~1940）的 法 相 ； 當

時，我並不知道他是淨土宗第十三代

祖師，只覺得：他老人家正以如炬的

懺雲法師（1915~2009） 印光大師（1862~1940）

引
用
自
網
路

引
用
自
網
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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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東秋旅─星光夜語話當年

目光，直視從他眼前經過

的我─ 我敬如在，恭謹

地對著他的法相問訊，不

敢有絲毫怠慢之心。

 約 一 個 星 期 的 齋 戒

生活，受惠於寺院清淨的

環境、解行並重的課程、

規律的作息與戒律的規範，讓我原本

混濁、不安的心靈，頓時因無明塵垢

被快速滌蕩，而有一種類似「桶底脫

落」（身心不再被先前的雜染心垢所縛）、

無比輕安的舒適感。我似乎初嘗「見

到自己本來面目」的法喜！

結業典禮上，我因「盡忠職守」而

獲頒一幀裱框的西方三聖像（懺公師父繪

製）─我如獲至寶，一路用雙手奉持

「寶物」，從嘉義回到台北（父親專程到嘉

義市區接我）。經過此番「始覺」的生命洗

禮，車抵華燈初上的台北：映入眼簾的，

盡是令我感到異常刺眼的滾滾紅塵；我

請父親載我到龍山寺，因為那裡有「淨

土」─ 正殿供奉著大慈大悲觀世音

菩薩像，兩邊分別是大智文殊師利菩薩

和大行普賢菩薩的莊嚴造像。我回到台

北的第一件大事：到龍山寺禮佛─

自幼即因地緣之便，常到龍山寺拜佛，

但卻從未有當天祈願與佛接心的虔念！

懺雲法師繪製之「西方三聖像」 臺北艋舺龍山寺正門

引
用
自
網
路

引
用
自
網
路

引
用
自
艋
舺
龍
山
寺
官
網

引
用
自
艋
舺
龍
山
寺
官
網

正殿恭奉三尊聖像

普賢菩薩 觀世音菩薩 文殊菩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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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I.踏上踐行真理之路：
如何從「小心」轉為「大心」？

從齋戒學會回到寶興街的家，我

仍沉浸在淨土中（晚上睡覺時，耳際仍有佛

號繚繞，連續幾晚皆如此）；倒是媽媽開始

擔心起來了─女兒整個人好像變了

樣：手持念珠、不想吃肉……未幾，

在尾牙那一天，我陪媽媽到菜市場買

菜；經過賣雞的攤販時，我竟然駐足

在雞籠前，望著遲早會被宰殺的雞群

而落淚─這下子，媽媽更緊張了。

大三下學期，回到校園，我「唯

佛是尚」：覺得世間唯有學佛是最珍貴

的，因此毅然斷絕「塵緣」；課餘只

參加與「學佛」有關的活動（每週三晚，
跟晨曦社法友到淨廬參加楊政河老師主持的靜

坐課。每週日至善導寺旁的中國佛教會，聽經聞

法，當時主要是聽聞淨空法師的講座）。而因

為從淨土宗入門，因此開始讀印光法

師開示錄；此外，基於對弘一大師的崇

仰，也主動閱讀與大師有關的論著。

如此唯佛是尚、獨來獨往的「自

了漢」生活，一直延續到大四畢業離開

台大校園。畢業前夕，自以為是的唯

佛是尚、平靜生活，卻因驚覺「不知

畢業後要做什麼」，而再度陷入茫然

的生命狀態─相對地，周遭的同學

好像都很清楚自己下一步要做什麼。

民國67年，畢業沒多久，曾短暫

服務於桃園某慈善機構（關懷孤兒及棄

嬰）；不久，任職於當時的中央圖書館

台灣分館採編組（鄰近台北工專，擔任臨時

編制人員）。踏入社會、置身凡塵，內

心卻始終不改學佛的心志；每利用下

班之餘，前往南陽街的法輪講堂聽淨

空法師講經（多為與淨土宗有關的經教）。

淨空法師遵循印光大師的主張：克盡

人道，專修淨業（先把人做好，進一步老

實念佛，才能成就淨業）─ 將我從自以

為是的「雲端」修行者，拉回現實人

間，重新調整學佛的態度與步調：由

小乘心態，漸漸轉為嚮往大乘菩薩道

的行者。

民國68年上半年，因著《晨曦社

通 訊 》 上 ， 陳 開 宇 學 長（即日後的慧開

法師）發 布 的 一 則 普 門 中 學 徵 求 教 師

訊息，促成我在該年8月到高雄佛光

山普門中學擔任國文老師。一年的山

居教學歲月，朝夕與同事、學生和樂

相處，也為自己積累了「做一名好老

師」的信心與能力。一年後，回到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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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─心中隱藏一個大哉問：「我適

合出家嗎？」後續，經過一番戲劇性

的轉折過程，我選擇先安媽媽的心，

到基隆德育護專任教；同時，也滿自

己學佛的心願，考入華梵佛學研究所

親炙曉雲法師。

我能幸運依止曉雲法師座下，實

歸功於晨曦社的緣引：我因晨曦社而

參加齋戒學會，復因齋戒學會得以與

曉雲法師「連線」（法師曾應邀在齋戒學

會講課）─無晨曦之光接引，則無我

學佛坦途之鋪展！

VII.結語：從此之後……

於是，從民國70年秋，我週一至

週六（當時，尚無週休二日）在德育護專教

書；週六下午，直接從基隆搭車往陽明

山永明寺，為學佛園同學上國文課。

翌日一早，再從天母住家，坐公車到

永明寺聽曉雲法師講經、上課；前後

5年，風雨無阻，我從未無故曠課！

任教德育第2年，某日課堂上，論

及安樂死的議題。學生很好奇：「佛

教如何看待安樂死？」我為學生說明

佛教的觀點後，竟成為學生發心籌組

晨鐘佛學社的契機；而後續，喜得鈺

玫、琴音兩位晨曦不請之友，先後至

德育任教，齊心為護持晨鐘社而奉獻

心力。

民國76年夏，為了具足日後對曉

雲法師籌辦大學之志業，略盡弟子棉

薄之力，我負笈美國堪薩斯大學（Univ. 

of  Kansas）；以兩年半的時間，取得該

校教育學院的碩士學位。民國79年年

初，自美返台，隨即投入華梵工學院
（華梵大學前身）的籌備工作；該年秋，

招收第一屆學生，我便在華梵任教直

至民國110年退休─ 前後長達30多

年，置身在天光雲影共徘徊、美麗的

大崙山華梵校園，為承繼師志、落實

華梵「覺之教育」的理想而得享教學

相長之趣，此誠人生一大樂事與一大

福報！

花東秋旅，回首來時路：當年，

假設無晨曦社之引領，則無日後背塵

合覺、法樂盈懷的「佛子我」；假設

無晨曦法友的熱心提攜，則無今日世

出世法並行無礙、人我和諧的「樂活

我 」─ 感 恩 晨 曦 社 、 感 恩 晨 曦 法

友們，期待法緣永續，菩提道上長相

護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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